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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中华文明长河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古诗词里的“偷句”

作家汪曾祺在其散文《夏天》中说：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
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
凉的。”小时候，我在乡村生活，也常将
桃李、西瓜等物置于竹篮中，用井绳顺
入老井中浮着。傍晚取出来，切开西
瓜，瓜肉色泽鲜艳水灵，入口沁凉鲜甜，
食之有凛凛凉气升腾，顿觉周身清爽。

古人也爱这一口，创造了“沉李浮
瓜”这则成语，也称“浮瓜沉李”，是指将
李子和瓜浸于冷水中消去暑热再取食，
后泛指夏日纳凉生活。这则成语源于
三国时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其中
有“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之
句，曹丕追忆与友人、曹魏大臣吴质夏
日游宴的场景，通过水冷瓜果、月夜同
游等细节，呈现出文人雅士避暑纳凉的
闲适生活。

李子原产于我国，西瓜则原产于非
洲，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五代时期开

始在中原种植，宋代得以普遍推广。因
此，三国时曹丕和吴质“沉李浮瓜”中的

“瓜”应为其他瓜类。
宋代之后，炎炎夏日吃西瓜才得以

盛行，“沉李浮瓜”之“瓜”通常为西瓜。
建中靖国元年（1101），64岁的苏轼从海
南儋州获赦北归，写给曾经的得力助手
苏坚《答苏伯固三首》，其中一首云：“位
计龙舒为多，大盆如命取去，为暑中浮
瓜沉李之一快也。”苏轼一生仕途坎坷，
一贬再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但他依然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在
生命的最后一年，还追忆与友人浮瓜沉
李消夏的快乐生活，其逆境中超然豁达
的人生观，令人慨叹。

南宋词人、抗金名将辛弃疾退隐
后，消夏遣闲，诗酒旷达，在《临江仙·老
去浑身无著处》中云：“试向浮瓜沉李
处，清风散发披襟。”辛弃疾在井水中浮
起西瓜，沉浸李子，散发披衣，以此避暑

消夏。闲居江西带湖（今江西省上饶市
城外）期间，他还写有一首《南歌子·新
开池戏作》，上阙云：“散发披襟处，浮瓜
沉李杯。涓涓流水细侵阶。凿个池儿，
唤个月儿来。”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
情，被他描绘得空灵而优美。

有浮瓜沉李之妙，还可邀约友朋一
起品尝消夏。南宋诗人、道士白玉蟾云
游四海，访仙问道，作有《夏五即事》，其
中有句：“我有浮瓜沉李约，诸君同上紫
霄峰。”紫霄峰俗称摘星楼，邀请到人间
仙境处浮瓜沉李、消暑度夏，该是多么
飘逸快活之事啊！明代诗人邓林在《题
四景山水·其二》中云：“水光山色映楼
台，浓绿园林绝点埃。我有浮瓜沉李
约，隔江人泛酒船来。”水榭楼台映着粼
粼波光，正是度夏好去处，邀约朋友隔
江泛酒，来此浮瓜沉李，一醉方休。

宋代散文家孟元老在其代表作《东
京梦华录》中写到：“都人最重三伏，盖

六月中别无时节，往往风亭水榭，峻宇
高楼，雪槛冰盘，浮瓜沉李，流杯曲沼，
苞鲊新荷，远迩笙歌，通夕而罢。”不仅
有浮瓜沉李，还列举了其他多种消夏祛
暑之法，更为别致。

更有明末清初大才子金圣叹，把夏
日切“浮瓜”当作人生一大快事。他在
批《西厢记》“拷红”一折时，罗列了33个

“不亦快哉”，其中第17个云：“夏日于朱
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
哉！”老先生把赤日炎炎杀吃那井水浸
透的西瓜作为精神、感官之真快乐。不
由令人想起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西瓜
吟》里的句子：“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
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
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何其快
哉！想那西瓜也该是“沉李浮瓜”之西
瓜吧。

“沉李浮瓜”消夏之乐
□刘琪瑞舌尖春秋

什么叫“夺情”
“夺情”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权宜之
举。“夺情”还称“夺哀”，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朝廷对一些大臣要员，虽然遭受
父母之丧，也不放其解职离岗，要求其继
续留任，素服办公。如光绪八年（1882），
直隶总督李鸿章母亡，需丁忧居丧，但当
时李鸿章不仅经管各国通商事务，还兼管
训练直隶军队和北洋水师，他人不可替
代。于是，清朝政府就催他行孝百日后，
即刻回任。二是，官员丧期未满，由于朝
廷的需要，也会特许其终止服丧守制，在
丁忧期间起复任职。如唐朝张九龄居丧
后，唐玄宗令其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夺情”可以说是对丁忧的必要补
充。仕宦官员遭父母之丧，需丁忧守制，
解职离岗三年。但是对于朝廷重臣而言，
丁忧守制不利于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行，在
形势紧迫，如边患危机、发生兵战之时，朝
廷用人之急也会与丁忧制度发生冲突，此
时，“夺情”正是“移孝为忠”，以公义而掩
私情。

国学小知识

□陈大新诗话亭

《家叔征君东溪草堂二首》是唐代诗
人卢象的代表作。卢象和王维处同一时
代，又是好友，后来曾出现过将他二人的
诗混为一谈的现象。先赏诗，其一：“开
山十馀里，青壁森相倚。欲识尧时天，东
溪白云是。雷声转幽壑，云气杳流水。
涧影生龙蛇，岩端翳柽梓。大道终不易，
君恩曷能已。鹤羡无老时，龟言摄生
理。浮年笑六甲，元化潜一指。未暇扫
云梯，空惭阮氏子。”其二：“今朝共游者，
得性闲未归。已到仙人家，莫惊鸥鸟
飞。水深严子钓，松挂巢父衣。云气转
幽寂，溪流无是非。名理未足羡，腥臊讵
所希。自惟负贞意，何岁当食薇。”

第一首中的“欲识尧时天，东溪白云
是”一联为人称叹，清人潘德舆以为“造
句奇雄，百炼不到”。诗前八句全是写
景，后面语含规劝，认为“君恩”未已，叔
叔也是不妨出来做官的。然后谈了自己
对养生的理解。“浮年笑六甲，元化潜一
指”：“六甲”即60岁；“一指”，见《庄子·
齐物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意
为天下之事皆可以一指蔽之，天下之理
皆可以一马穷之。庄子意在说明“道通
为一”，卢象信手拈入诗中。“未暇扫云
梯，空惭阮氏子”，表示自己眼下还当不
了神仙。

第二首写他和叔叔在一起时的感
受，觉得似和高士严光、隐者巢父同游，
一时的名利之心俱寂了。原就持身守
正，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看来有一天也
许会和叔叔一个样吧。

从第一首的“空惭阮氏子”到第二首
的“何岁当食薇”，卢象在东溪这样“云气
转幽寂，溪流无是非”的环境里，还是受
到了他叔叔的影响。

卢象的叔叔征君是卢鸿，一作卢鸿
一，字颢然，一作浩然。两《唐书》皆入
《隐逸传》。博学，擅书法，工诗，兼善山
水画，长期隐居于嵩山。开元初，玄宗备
礼征召再三，不至。下诏，言辞恳切。卢
鸿不得已去了一趟东都。玄宗置酒厚
待，欲拜官，坚辞不受，诏许还归，赐隐居
服，官营草堂。卢鸿就在山中讲学，从学

者500余人。刘禹锡赞他“真隐士也”。
卢象，字纬卿，生卒年不详，最早记

其事迹的是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
郎卢公集记》，但没有提他的籍贯，《唐才
子传》说他是汶水（今山东济宁）人，这是
依据他的《八月十五日象自江东止田园
移庄庆会未几归汶上小弟幼妹尤嗟其别
兼赋是诗三首》推断的。这三首诗《全唐
诗》也收于王维卷中，分别题为《休假还
旧业便使》和《别弟妹二首》。赵殿成《王
右丞集笺注》指出应是卢象的诗，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不录此三首，基本可以肯
定作者是卢象。

卢象开元进士及第，由进士补秘书
省校书郎，转右卫仓曹掾。丞相张九龄
执文坛牛耳，深赏卢象诗才，提拔后进，
擢为左补阙，又当过河南府司录、司勋员
外郎。安史之乱时被劫持，因受伪职先
后被贬到果州（今四川南充）、永州（今湖
南零陵）、吉州（今江西吉安），所任为长
史、司户一类职务。后来被征为主客员
外郎，还朝路上病留武昌，卒。这就是诗
人的大致情况。

卢象与前辈诗人贺知章是忘年交，
与李白相识很早。卢象被贬，李白有《赠
卢司户》云：“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
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此时李白正
在长流途中。

与卢象过从甚密的是王维，卢象有
《同王维过崔处士林亭》：“映竹时闻转辘
轳，当窗只见网蜘蛛。主人非病常高卧，
环堵蒙笼一老儒。”王维则有《与卢员外
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绿树重阴盖四
邻，青苔日厚自无尘。科头箕踞长松下，
白眼看他世上人。”二人活画出崔兴宗的
高隐风度。崔是王维的内弟，后来也耐
不住寂寞，天宝十一年（752）时，已经做
了右补阙。

卢象去世后，崔祐甫为他写墓志，叹
其坎坷说他：“蹭蹬江皋，棲棲没齿，见知
者恨之。”刘禹锡称他名震于开元中，“与
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
发，乐府传贵”。殷璠《河岳英灵集》评
他：“有大体，得国士之风。”

一国之经济表现，可以从国家的财
税结构与财政岁入数据上显示出来。唐
代的最高岁入为唐玄宗天宝八年（749）
的5230万（贯石匹屯），含钱、粟、绢、绵、
布，其中货币性岁入为200万贯钱。也
就是说，唐代的赋税以农业税为主体，而
且主要征收实物税，只有一小部分征收
货币，占税收总额不足4%。

那么宋代的财政岁入是多少呢？北
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
（贯石匹两），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
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1倍
多；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
比重超过了50%，显示赋税货币化已成
大势所趋。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将役也
折成货币，用苏辙的话来说：“三代之民，
以力事上，不专以钱。近世（宋代）因其
有无，各听其便：有力而无财者使效其
力，有财而无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
所有，是以不劳而具。”这一役法变革，比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500年，比雍正
的“摊丁入亩”早600年。

更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是，宋人发
现，“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
税”。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
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
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至
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
税变得微不足道。显然，这是历代王朝
从未有过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业发达、
政府善用市场手段调动财富，不可能出
现这样的财税结构。

宋代之后明清两朝的岁入情况又如
何呢？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
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
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
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
贸易抽解、盐课等）约370万两白银，这

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明末
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
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
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而两宋的岁入，
基本上都保持在1亿（贯石匹两）以上。
明代岁入不但总额不如宋代，而且农业
税又恢复了统治地位。

清代的岁入，从乾隆朝至道光朝，大
体上维持在4000万两左右。道光之前，
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
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换言
之，在被吹捧为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清
代中前期，工商业的表现并不出色。洋
务运动之后，工商业才逐渐崛起，表现在
财税上，便是工商税比重扩大。到光绪
时期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总算下降为
48%，关税收入上升到 22%，盐课为
11%，晚清新设的厘金则贡献了19%的
岁入。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王朝的
岁入总额开始突破2亿两白银，终于超
过了宋代的纪录。

当然，单纯比较岁入总额，也可以看
出宋代的税率应该是高于其他王朝的，
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另一面
是，宋朝建立了一种扩张型的财政系
统。财政的扩张推动着政府必须积极去
了解市场、开拓市场、创造市场。

从财税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从
中古进入近代，其财税结构都必然发生
质的变化：第一，完成从实物税、徭役向
货币税的转型；第二，完成从人头税到财
产税的转型；第三，完成从以农业税为主
体向以工商税为主体的转型；第四，从低
税率向高税率转化，出现扩张型财政。
完全符合这四点的历史时段只有两个：
两宋和晚清。晚清是在西方压力下的被
动近代化，两宋则是中国社会的自发性
演进。

宋朝财政岁入有多少

□吴钩宋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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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是从夏至后第
三个庚日算起，历经初伏
（10天）、中伏（10～20天）、
末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
算起，10天），是一年中天气
最热的日子。按农历计算，
三伏天大约处在阳历的7月
中下旬至8月上旬间。三伏
天虽热，但古人却能做到“热
中求凉”，留下了许多吟咏三
伏天的诗作。

唐代诗人权德舆《病中
苦热》诗云：“三伏鼓洪炉，支
离一病夫。倦眠身似火，渴
歠汗如珠。悸乏心难定，沉
烦气欲无。何时洒微雨，因
与好风俱。”大热的天，却偏
偏身染疾病，倦怠无力，汗如
雨下，真真苦煞了诗人。他
渴盼着来场好雨，既去去地
热，也去去自己的心火。

宋代大文豪陆游《南门
晚眺》诗云：“奚奴前负一胡
床，门巷楸梧已渐黄。不历
尘埃三伏热，孰知风露九秋
凉？”陆游的诗不由让人想起
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三
伏天过去，即是金秋到来。所以，诗人从中
辩证地读出了物极而反，否极泰来。三伏
天虽然热，但只有热过，才能感知什么叫凉
爽。诗句包含着只有经历过波折，才懂得
珍惜的人生哲理。

陆游另有诗作《暑夜》云：“毒暑弥三
伏，微凉起二更。月窗风竹乱，烟渚露荷
倾。寂寞借书读，清羸扶杖行。无功耗官
廪，太息负平生。”诗人夜里难以安眠，扶杖
起行，看着竹影残荷，不禁感叹时光飞逝，
功业无成。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时
刻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翁”的陆游。

三伏天这么热，如何安然地度过呢？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夏日题悟空上人院》或
许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三伏闭门披一
衲，兼无松竹荫房廊。安禅不必须山水，灭
得心中火自凉。”原来，杜荀鹤的避暑法宝
是“心静自然凉”。清朝雍正皇帝曾追录康
熙皇帝的训话而编辑成《庭训格言》，内中
有一则训文叫《心静自然凉》，曰：“盛暑不
开窗、不纳凉者，皆因自幼习惯，亦由心静，
故身不热。”夏天人们难免心浮气躁，如果
能保持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确实能有助
于我们避免“情绪中暑”，顺利地度过火热
夏季。

□胡胜盼古韵今吟

□钟立春文澜听泉

“池鱼”是人不是鱼

□陈国凡说文解字

古语有云：“毋剿说，毋雷同。”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抄袭可耻，跟风
掉价。可你知道吗？自古以来一直
有很多人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借
用、搬运别人的东西。别以为是小
作者哦，他们大多是大家、名家。

以秦观为例，他在《满庭芳·山
抹微云》中写道：“寒鸦万点，流水绕
孤村。”先写鸦影蔽空、暮云失色，再
写孤村如芥、逝水成囚。寥寥9个
字，荒天野水间，漂泊与孤独凝成永
恒定格。美吧？妙吧？不过，这么
惊艳的诗句也是有一个源头与出处
的。在距他400多年前，隋朝的第

二位皇帝杨广写下过这样两句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不能说
很像，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再以叶绍翁为例。“春色满园关
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是叶绍
翁的名句。在他之前，陆游是这样
写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
出墙头。”大差不差是吧？这事儿还
没完。陆游之前，还有个唐代的吴
融写过：“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
人正独愁。”发现没？这几个人的这
几句诗翻来覆去，都是杏和墙的那
点事。

还有更有意思的呢。白居易有
诗：“艳歌一曲酒一杯。”唐末郑谷有
诗：“去年天气旧池台。”然后，晏殊
在《浣溪沙》里直接写：“一曲新词酒
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好家伙，还
有这样的，就好像是他从东家抱了
一只鸡、西家又拿了一些蘑菇，然后
回家做了盘香喷喷的小鸡炖蘑菇。

类似以上借用别人诗句的例子
比比皆是。那么问题来了，他们这
是抄袭吗？也不能这么说。事实
上，“偷”用古人现成的句子，在文艺
创作上并不是禁律。唐代有一个能
作诗的僧人，法名皎然，写了一本专
门研究诗学理论的书，叫《诗式》。
他谈到诗有三种“偷”法：第一种叫
偷语，第二种叫偷意，第三种叫偷
势。简单地说，偷语就是直接抄；偷
意就是偷创意；偷势，是在原作的基
础上有创造。

举一件诗词史上有名的公案：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是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
王勃啊，那可是“初唐四杰”里坐第
一把交椅的人物，他会抄吗？真
抄。这两句诗他抄的是南北朝庾信
《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
柳共春旗一色”，抄的就是“齐飞”和

“一色”的创意。当然，王勃的这个
会更好一些。

关于“偷句”这件事，我觉得关
键是一个“外化”还是“内化”的问
题。晏几道《临江仙》中的“落花人
独立，微雨燕双飞”被称为不可无
一、不能有二的千古名句。可这也
是从五代翁宏的《春残》诗中抄来
的。虽然是一个字不改地抄，但是
如果细读两首全诗就会发现，翁宏
原句像白描风景，但小晏把它们塞
进“回忆杀”里，前有醉酒梦醒的孤
独，后有明月佳人的甜蜜，中间这两
句立刻成了神对比——人越孤单，

燕子双飞就越扎心。同样的景，他
愣是搞出了三层虐：现在惨、过去
甜、永远忘不掉。小晏在这里的“点
石成金”，完全是他已经把这10个
字内化成自己东西的缘故。

说完晏几道，我们再来说说戴
叔伦。他的《除夜宿石头驿》一向被
认为是唐人五律中的著名作品。之
所以著名，完全是由于颔联“一年将
尽夜，万里未归人”。千百年来，除
夕夜回不了家的人，总觉得诗人替
自己说出了漂泊的滋味。但这两句
其实也不是戴叔伦原创，早在200
年前，梁武帝萧衍就写过“一年漏将
尽，万里人未归”。戴叔伦就换了一
个字，稍微调整了一下顺序，结果梁
武帝诗中默默无闻的句子，经他这
么一改，立刻焕发光彩。如此，你还
认为戴叔伦是在抄吗？

当然，我个人认为，在“偷句”这
方面最牛的当属北宋诗人林逋。林
逋种梅养鹤成癖，终身不娶，所以他
眼中的梅含波带情，笔下的梅更是
引人入胜。“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
浮动月黄昏”是他写梅的名句。后
人有赞“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
无诗才”。然而，林逋的这句诗也是
借鉴了别人的，原句是“竹影横斜水
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倒了的竹
子感觉很乱，桂花的香气又太浓郁，
林逋改了两个字，将“竹”换成“疏”，
将“桂”换成“暗”。“疏影”“暗香”两
词既写出梅花稀疏的美，又写出它
清幽的芬芳。因为这联特别出名，
所以“疏影”“暗香”两词就成了后人

填写梅词的调名。不得不说，林逋
是“偷势”的高手，高在两字之差，能
千古留名。

“偷句”的高手还有王维。王维
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
鹂”，也是在他人诗句的基础上多加
了几个字。原文是唐代诗人李嘉祐
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原
诗稍显清汤寡水，鸟飞过去了，夏天
的大树上有黄鹂在叫。王维分别在
前边加了两个叠字，“漠漠水田”将
二维平面拓展为水墨氤氲的苍茫空
间，白鹭的飞行轨迹也在无垠的背
景中更显飘逸；“阴阴夏木”让树荫
的浓密触手可及，让人感受到那酷
热下难得的一方阴凉。这种改笔看
似轻巧，实则以四字撬动整个诗意
空间。

综合以上种种，古人的诗句里
有很多引用和借用。有的确是简单
重复，拾人牙慧；有的是“字语虽
近”，但“用意则别”；有的能在前人
句子的基础上翻出新意，表达自己
独特的感受，且情意深切；还有的青
胜于蓝，“才巧意精，若无朕迹”，以
一己的才情把原诗句写出了一个新
的高度，流传于世。

所以，你觉得王勃抄了庾信，晏
几道抄了翁宏，王维抄了李嘉祐
吗？这个世界对才华的包容界限近
乎矛盾。只要你能脱胎换骨、自成
气象，那你就是人人称赞的大师。
如果只会拙劣模仿、陈陈相因，终归
是风里的一片落叶，飘得再久，也落
不进谁的心上。

东溪白云识尧天
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说

的是古代宋国一个城门失火，火势
迅速蔓延，人们和士兵都前来救火，
由于其他地方的水源都离得太远，
大家就用护城河的水来救火。最
后，护城河的水被用干了，河里的鱼
因缺水而死，“池中空竭，鱼悉露
死”。

这是现在最普遍的一种解释，
意为无妄之灾。但其实，这“池鱼”
不是护城河里的鱼，而是一个人的
名字。

相关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东汉应
劭《风俗通义·佚文·辨惑》：“城门失
火，祸及池鱼。俗说司门尉姓池名
鱼，城门火，救之，烧死，故云然耳。”
这里说得很明白，池鱼是一个人，而
且是个官员，职务是司门尉（古代管
理城门的低级官吏），他为了救火而

被烧死，属因公殉职。查池氏谱牒，
池仲鱼是池氏第49世孙，确有其
人。古人不光有名有姓，还有字、号，
再普遍不过了。仲鱼是池鱼的字，可
看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和孔子一
样。而且，古人用动物取名的情况也
不少见，如卫国有史狗、史鱼，还有叫
司马狗、司马牛、魏黑卵的，辽圣宗的
第五个儿子，名叫狗儿，辽西郡有王
驴粪，《元史》里有太尉丑驴。对了，
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

只是，在后来长时间的流传过
程中，池鱼这人慢慢就变成了鱼。

北齐杜弼《檄梁文》里有“但恐
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
及池鱼”。句中“池鱼”和“林木”对
仗，是鱼不是人。白居易有诗云：

“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
水。”指的也是鱼，可能是比较大众

的说法了。
可是北宋官修大型韵书《广韵》

对“池”字如此注说：“池，水沼也，古
代有姓池名仲鱼者，城门失火不幸
被烧死。”而《广韵》是在前人《切韵》
《唐韵》基础上修订的，说“池鱼”是
人不是鱼，肯定有其依据。而这依
据当是前文提及的东汉应劭《风俗
通义》。只是，以讹传讹，这原本之
意并没有流行，且城门失火，用最近
的护城河之水救火很符合实际，水
干导致鱼死，也实在很说得通。

其实，有关这个池鱼的身份和
死因，也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种是他为救城门之火，因公
殉职，流传似乎更广些。

一种是说他家离城门很近，城
门失火，火势蔓延至他家，他冒火抢
救家财而被烧死。

文徵明行草书《滕王阁序》（局部）


